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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蝈蝈，本名郭海滨。诗歌、散文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

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刊物。曾获《人民文学》诗歌奖三

等奖、《新语丝》第六届网络文学奖三等奖等奖项。中国诗歌学

会、全国公安文联、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居甘肃成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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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　序

历经了“先锋”、“新写实”和“新生代”等文学潮流的冲击，中

国的小说创作日益多元化。不同的题材、叙事风格、文学理念、

地域特色让小说作品呈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局面。同时，中短篇

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、简洁的情节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，引起

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《百花小说》正是在这一文学环境中，以扶

持纯文学为目的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历时一年，策划、征集、遴选而

成的中短篇小说丛书。

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，快餐书泛滥的二十一世纪，《百花小

说》的作者们都秉承严肃、认真的创作态度，坚持在体验生活中

书写生活，力图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时代风貌，探寻生

存和生活的现实目的与终极意义。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

生在身边的平凡故事，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，

让我们在同悲同喜同感同叹中有所启迪。

不同的观察角度、人生历程也使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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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迥异的写作风格。或冷静叙事，

或幽默调侃，或深沉叩问，人生百态，花样年华，作者一一诉说，

娓娓道来。每一篇作品都呕心而成，匠心独具。

《传说我们年少》里有明媚而忧伤的少年时光，有梦幻荒诞

的少年梦想，魏满意用直抒胸臆的笔墨，追忆那一去不复返的岁

月。

《车祸奇情》中，巴山游子刻画了憨二、李四、五哥、阿六、小

柳、刘先生……在生活中奔波的小人物，一只只都市的候鸟。不

管面对多少挫折和磨难，他们都坚守着诚实、善良，折射着人性

的光辉。

《映山花开的村庄》通过对乡村风俗世态的描绘，反映了民

生民情，田伢子、月凤……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执著并奉献着。

《我是谁的朱砂痣》，在都市快节奏的喧嚣和浮躁中，真情难

以抑制地在作者的笔下流淌。爱，成为了一种信仰。

…………

丛书所选作品用字精炼、文笔优美，充实休闲时光，满足精

神需求的同时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写作方式方法的借鉴，特别适合

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。

偷半日清闲，捧一杯茗茶，翻两三卷书稿，窥四五段人生。

希望这辑小说丛书，能带给您一点思索与感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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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　序

写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。

我是一个写诗的人，诗歌替我愚笨的口舌表达我敏感而柔

软的内心。很多年来，在写诗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，但在文字

上，总感觉不能尽意，缺乏让文字飞起来、充满张力的那种快感。

诗歌的节制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心的丰厚与广博。

于是，我在写诗的同时，尝试写散文与小说。在这种张扬文

字与激情的小说写作当中，我感受到文字的张力与冲击力所形

成的愉悦感。我所有的经历与梦想、幻觉与想象，都能在小说当

中得以呈现或再现。小说里所形成的虚幻的现实世界，反映了

我的梦境，开阔了我的视野，无论从感官上还是心理上，都体现

了诗歌写作所无法实现的一种快乐的表达方式。我与自己笔下

的人物形成了某种深切的关系，我和他们一起，在一个虚幻的故

事里互相斗争，互相搀扶，互相暧昧，互相体贴，多种关系在小说

里复合，最终令我快乐。我至今仍记得写作中篇小说《散花》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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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景，在描述三个人在月色里醉酒的情形时，我的思想在瞬间

燃烧起来，我仿佛真的成了里面的主人公，在月色里有了这样的

感受：

四周除了寂静就是寂静。在烟水渺茫里，我们跟丑陋的麻

麻鱼一般，鼓着腮帮子，木木地坐着，没有游动，没有劈开水的响

声。满世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，痛快而艰难地喝酒品茶。

我开始跟条狼一样，朝着月亮乱嚎。

我看到那些久远的血变成了青色，密不透风地罩着我。它

们轻悄地翻着身子，没有性别，没有尊卑地化在一块，到处游走。

真美的血呀，丝丝缕缕美人乌发般的血呀！我多想抓一大把喝

下去，变成我的血，没有腥味，没有尘世磨人的欲望的味儿，啥都

没有，只有细腻、柔软的轻。这些血液里没有挣扎的面孔，没有

脚不粘地的精灵。可它们是活的，是舞蹈的火焰，是不穿衣裳的

水，是女儿美目里的水。可到处都没有手，没有鱼儿的手指，没

有长眼睛的手指，没有什么把我托起来，把我融化到月色里去。

我歪歪斜斜地在院子里游荡，身上缠满了水草。我只听见一连

串水泡一样的声音从我身上飘起来。

“散花，散花……”

但我的拙笔仍然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内心，并且我内心的

浅薄也制约了表达的能力。我的小说仍然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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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度和广度，从可读性和实验性方面的尝试也很有可能是以失

败告终。但我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些粗糙的作品的思考，它们的

粗陋与浅薄令我无奈，而我却仍然深爱着它们，在我短暂的小说

写作生涯里，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，见证了我的幼稚。我感谢这

些作品的最终完成，它使我认识到，我仍有继续让文字在自己内

心舞蹈的可能性。

２００８年３月

—３—



书书书

目　录

红　线 １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幻　梦 １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遁 ２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细　雪 ３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气　息 ４０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散　花 ４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柳峡纪事 １０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

书书书

幻　梦

１　　　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Ｈ
ｕ
ａ
ｎ
Ｍ
ｅ
ｎ
ｇ

木民吓了一跳。只见一条和香

子手上一模一样的红带子凸现在眼

前。木民轻轻拿了起来。是的，这

条带子也是用红毛线编的，很精致。

红　线

香子对出事没有一点预感。

在此之前，她正在紫花坪放羊。阳光明晃晃的像是给山野

镀了层金子。镏了金的羊群在香子眼里就是一群调皮的孩子用

灵巧的舌头给草地梳头。巨大的山野铺陈开去，青草和矢车菊

柔软而洒脱的香气如同一阵风轻轻扬起。羊群融化在里面，偶

尔发出咩咩的叫声。香子有点眩晕。她感到有种幻像左右着自

己。宽厚的山凹多像阿祥的胸膛呀！想起阿祥，香子内心掠过

一缕暖风。她开始吆喝羊群，把这些活了的云彩驱赶回家。但

她没有想到那件事会像一把刀子一样突然明亮起来。

临近庄里的空气骤然变得稠了。二蛋家的狗在狂吠着。就

像庄里人讲的，二蛋家的狗叫，柳峡里的事到。香子察觉出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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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劲。她急急地把羊往回赶，羊群带着青草香气沿路奔跑。当

她路过福弟家门口时，看见一大帮人围在福弟家门前，像是抱着

救命的木头，拼命往里边扎。香子愣了一阵。最后，香子听到了

福弟一命归西的消息。福弟是香子的同学，长着一张娃娃脸。

他和香子和阿祥都是柳河初中的毕业生。就在今天早上，福弟

挨了一黑枪，还没从山上抬下来就死了。听到这个噩耗，香子心

里如同电打了一下。是那个娃娃脸死了？香子心里十分恍惚。

香子的羊群被血腥吓着了，咩咩叫着四下逃窜。在香子眼里，羊

群化成了白色的血，四处蔓延开去。

木民这时候正在福弟家门口等候县公安局来人验尸，他神

情淡漠地看着周围的人群。他这会的心思不在人群，杀人案在

这样一个小镇里十分罕见。木民内心充满了大战即来的躁动，

小片警也能破大案啊。他心里满是幻想。

这时候，木民扫见了香子和她的羊群，这是多么和谐的声部

啊！可是屋里溢出的阵阵血腥却打断了他的幻想。他是下午６

点左右接到报案的。他到达福弟家时，这座漂亮的砖房已经被

庄里人围成了桶子。福弟被人抬回来放在炕上，火药枪在他头

部左侧打了３个小眼，凝固的血液像是从洞眼里开出来的红花。

木民被惨状惊呆了，这是他分配到这个派出所后见到的第一具

尸体，他当即用手机向局里汇报了这起案子。

正当他冥思苦想的时候，香子和她的羊群撞进了眼帘。他

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。他觉得香子似曾相识。在柳河镇，木民



幻　梦

３　　　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Ｈ
ｕ
ａ
ｎ
Ｍ
ｅ
ｎ
ｇ

还不能按上面的要求，熟知每村每社每户的每一个村民。也许

在哪碰见过香子吧。就在香子挥手赶羊的当口，木民发现这个

女人手腕上拴着一根红线。好像是用毛线编的。木民的内心忽

然就对这个女人有了另一种感觉。她不是一般的乡里女子。这

时候，警报声从山前传了过来。木民心里一震，是局里人来了。

他站起来，吆喝围观的人们让开道儿。不多久，一辆警车呼啸而

至，林副局和鲁所长等人下了车。他们板着面孔进入福弟家中。

经过一番折腾，证实了福弟是被枪伤致死。就在大伙忙乱之际，

一个自称是张阿祥的人进来，说是自首来的。木民看到，头里看

见的女人也就是香子低了头跟着张阿祥。他心里咯噔一下。

张阿祥说，你们不要查了，福弟是我打死的。我来自首。

林副局立即问，咋回事，你说清楚。

张阿祥低了头。他脸上满是恐惧。反倒是香子更冷静些。

张阿祥交待，早上他和福弟去打山（打猎），碰到了一只黄羊。这

头黄羊很大，是个公的。两人都有了猎杀的意思。黄羊在这里

很少见，打了能卖好些钱。于是二人商议从两面包抄，瞅准了就

打。早上林子里有层薄雾。张阿祥在包抄的时候迷了路。他在

薄雾里穿行，找不到福弟也找不到黄羊。就这样好大一阵子，他

才回到他和福弟分手的地方。就在他准备吆喝福弟的时候，他

看见一个黑影从十几米远的地方晃了一下。是黄羊！等了好一

阵，黑影又出现了。张阿祥说，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他端起土

枪，瞄准。黑影向上山的方向移动。张阿祥说，他指头一动，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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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了，黑影就倒下了。等过去一看，他傻眼了。福弟倒在地上喘

着粗气。张阿祥说，他吓坏了，连头也没回就没命地逃了。直到

这阵，他才静下心来，想透了来投案。张阿祥说的时候，很是认

真，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讲述的情景中，脸上写满了恐惧和自责。

香子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低着头。

林副局听完后，指挥几个民警带上张阿祥上山去勘查现场。

两个小时过去了。木民心里很是着急。他很想知道这个案

子在老刑警手里该怎样告破。终于勘查现场的人回来了。他们

向林副局汇报了勘查现场的情况。结论是，张阿祥枪杀福弟成

立，但属过失。结果一出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木民看见香子也好

像是如释重负，脸上一丝喜色稍纵即逝。

张阿祥被带走了。香子心里像是突然失去了支撑。她一口

气跑回家，把自己扔到了炕上。在绣着大红牡丹的被子中间，香

子显得如此瘦弱。

一起枪杀案就这样结束了。柳河镇在乡邻四处传播这起案

子的过程中渐渐平静。如果没有木民的偶然发现，这个案子就

会逐渐被时光的尘土埋没。那么，福弟也就变成了一个游弋在

案卷中的没有归宿的灵魂。

局里办案的人走了之后，木民有点失落。一起枪杀案就这

样简简单单地办完了。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充满智慧的破案过

程，更没有刀光剑影。整个破案过程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点

来支撑。案子发了，张阿祥来投案，现场验证属实。这些看起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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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乎很顺畅，不存在什么问题。况且老刑警林副局也没有什么

异议。但木民总感到哪个地方有点问题。他看不清楚也想不清

楚。最近他看了一个叫雷平阳的作家的自我介绍，提到了一个

真实的事情。说是他舅父在一次打谷子的时候，一粒谷粒跳进

眼里，正在劳作的舅父没有把它抠出来，而是继续专心致志地打

谷子。在此之后，这粒谷子一直保留在舅父的眼皮里。这只眼

睛像一个谷仓接纳了它。第二年春天，这颗耐不住寂寞的谷子

发芽了，从舅父眼里长出了嫩绿的幼苗。这个和劳作一样富有

朴实的诗意的故事打动了木民。但此刻，他却感到自己眼里也

长了这样一棵幼苗。这起大案子给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薄雾。

案子结了以后的好多天里，木民在他的责任区里四处转悠。

他要弄清楚一个结，为什么在听到张阿祥是过失杀人后，香子会

突现一丝笑意。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听说对张阿祥很好。他

们是初中同学，福弟也是。三人平时关系不错。在香子和张阿

祥没有结婚之前，福弟和张阿祥都追过香子。他们俩甚至打赌

说，谁先打回来一头野猪，谁就和香子结婚。但没等这个赌局结

束，香子就和张阿祥结婚了。木民了解到的情况是，福弟并没有

因此而和张阿祥断绝来往，他们似乎比以前更加亲密无间。也

有关于福弟和香子的种种传闻，但却好像都站不住脚。绝望的

木民想，这个案子也许真的就是过失杀人吧。再没有什么新的

迹象可以证实还存在另一种可能。

秋天的柳河呈现出破败的景象。光秃秃的柳树在风里甩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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辫子。田野上也只留下了庄稼收获后的残骸。

木民突然有了上山去转一圈的想法。山上层次分明的色彩

真是惹人。木民很想在大自然里找点灵感，让他把心上的结解

开。这天一大早，木民扛了一包吃的，向山里进发。沿路他就觉

得自己已经融化到了新鲜的空气里。啁啾的鸟鸣，滚动的山风，

无一不使木民陶然其中。正当他怡然自得之际，一个身影出现

在远处的麦地里。

香子是一大早就上山的。她没有心思眷顾秋景。在福弟家

的麦地里，她径直走到福弟的坟前。福弟死后，她第二次来到这

里给福弟烧香。在缭绕的香气里，她的心情渐渐平静。亡人安

息了吗？香子心里颤抖着问。她好像看到福弟的那张娃娃脸漠

然对着她。她不禁打了个寒噤。张阿祥是最近才判了的，四年，

不短但也不长。香子不敢对福弟的亡魂诉说张阿祥被判刑的消

息。她害怕那张阴着的娃娃脸。这时候香子也看见了从山路上

过来的木民。她马上站了起来。

木民叫住了想走开的香子。

你还挺早啊！木民对香子说。那是谁的坟？

香子盯了一眼这个小警察。他和自己的弟弟差不多大。香

子说，是福弟的，我来替张阿祥上坟的。

木民没说话。他又看见了香子戴在手腕上的红线。他脱口

就问，你手腕上戴的红线是干啥的？

不干啥。避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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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子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木民愣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又往山

上走。

木民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张阿祥枪杀案的现场所在地。这里

他以前来过几次。他也是一个猎手。但他只打兔子。木民到达

之后才明白过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。他放下背包，坐在了草地

上。这里的林子不是太密，由于地处一个山脊梁，视野还挺开

阔。山风直穿胸膛而过，木民觉得自己像是不存在了，和空气一

样无形无踪。

坐了一会儿，木民四下里转了一圈。

在他坐过的位置向下约４０米的地方，木民发现了一小滩已

经泛白的血迹。这里应该是福弟遭枪杀的第一现场。木民想

着，便在周围搜寻起来。再向右下方走约８米的地方，有一丛黄

栌枝条被人为地践踏折断在地上。上面的叶子早已枯黄，和周

围那些叶子正红的黄栌极不相衬。这丛黄栌临近一棵松树长

着，约摸有半人高。木民仔细回忆张阿祥交待的案发前他自己

所在的位置。张阿祥说，开枪时，他站在一棵松树跟前。四下里

除了这棵松树之外，周围都是些柏树、橡树之类。那么，这里应

该是张阿祥站立的地方。但为什么那些黄栌会被踏翻在地呢？

木民很兴奋。他天生的好奇心让他发狂。他站在松树跟前，向

着血迹所在的地方看过去。有几拢黄栌轻微地挡了一下视线，

但如果那儿站着个人的话，还是能比较清楚地看到的。而张阿

祥交待的是，案发那天这里蒙了一层薄雾。事实上，发现福弟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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